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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企业数据的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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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云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其外商直接投资演变

特征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基于 2010—2023年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数据，从州市尺度系统刻画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

时空演变特征，并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从空间格局看，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分布呈现显著的非均衡特征，形

成以昆明为核心、德宏、西双版纳、大理等为次级节点的“核心—边缘”结构，边境区位与跨境通道对外资布局具有明显引导作

用；（2）从时间演变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持续增长，存续规模稳步扩大，产业结构呈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三二一”格局；

（3）从空间演化看，外商投资格局由早期“单核集聚”逐步演化为“省会主导、边境崛起、多点扩散”的结构特征；（4）影响

因素分析表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构成外资进入的基础条件，工资水平与城镇化进程通过成本与配套环境共同影响外资区

位选择，而对外开放程度及通道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云南外商直接投资中发挥着关键的战略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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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并将其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

心引擎。将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国家定

位，赋予了云南省在国家开放中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作为知识

技术溢出的重要载体，外商直接投资可创造就业机会、缩小技

术差距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1]。

国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在时空格局刻画、影响因素识别

和方法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以全国或省级尺度

为主，对边疆省份的关注不足。以云南为例，研究云南省外商

直接投资可为地方政府在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开放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和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提供决策参考；也可以为

中国广大的西部、内陆和边疆省份等同类地区提供可借鉴的

“云南方案”与分析方法，同时也为地方招商政策提供依据。

1 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1.1投资现状

从省域整体尺度看，外商投资企业在云南省范围内广泛分

布，但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分

布于滇中、滇西南和滇东南部分区域，而在滇西北及部分山区

分布相对较少。从空间形态上看，外商投资企业在省域范围内

并未形成均匀分布格局，而是呈现出以局部区域高度集聚为

主、其他地区零散分布的总体特征。表明，云南省外商直接投

资在空间布局上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州市尺度上，云南

省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差异显著（表 1）。昆明市外商投资企业

数量占全省比重的 50.84%，在所有州市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其余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明显低于昆明市，数量均不足 300

家，区域差异较为突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构成

外商投资企业分布的次级区域。相比之下，迪庆藏族自治州、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少且占比较低。

总体来看，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在州市尺度上呈现出明显的数

量分化特征。

州市 POI点 占比

保山市 74 2.19%

楚雄彝族自治州 137 4.05%

大理白族自治州 168 4.96%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207 6.12%

迪庆藏族自治州 31 0.92%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127 3.75%

昆明市 1721 50.84%

丽江市 103 3.04%

临沧市 70 2.07%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20 0.59%

普洱市 89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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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 POI点 占比

曲靖市 136 4.02%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58 1.71%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271 8.01%

玉溪市 104 3.07%

昭通市 68 2.01%

1.2投资特征

空间集聚与分布不均特征，外商投资企业并非随机分布，

而是高度集中于少数核心区域，尤其是以昆明市为代表的滇中

地区，形成全省最为显著的集聚中心。这种集聚格局反映出云

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性特征，即少数区域

承载了绝大多数外商投资企业，而多数地区外商投资规模有

限，区域差异明显。以省会昆明为主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

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结构上呈现出显著的省会中心特

征。昆明市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占比超过全省一半，与第二梯队

城市相比差距显著，形成典型的核心集聚结构。在昆明市之外，

西双版纳、德宏、大理等州市构成若干次级节点，但其规模和

集聚程度与核心城市仍存在明显差距。整体来看，云南省外商

直接投资形成了以省会城市为核心、次级节点为补充的核心—

边缘空间结构。边境与通道导向特征，从区域类型看，云南省

外商直接投资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边疆区位特征。德

宏、西双版纳、红河等边境州市在外商投资企业分布中占据一

定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多依托口岸条件和跨境通道布局。这种

空间特征表明，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受到省域内部经济条

件的影响，也与其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通

道密切相关。受自然地理条件约束特征，结合地形高程数据可

以发现，外商投资企业主要分布于中低海拔地区，而在高海拔

山区分布明显较少。这表明自然地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商

直接投资的空间选择形成了约束。复杂的地形条件通过影响交

通可达性、建设成本和基础设施布局，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

分布产生间接影响，从而强化了外商投资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

聚趋势。

2 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变化

2.1外商直接投资的时间演变

总体趋势上看，企业数量持续积累、存续规模稳定扩张、

外商直接投资活力总体增强。从数量规模来看，外资企业总量

持续积累，2010年约 2000家企业增长至 2023年 5000多家，

规模扩张约 1.5倍，表明外资进入云南的趋势较为稳定且具有

突出的吸引优势。企业存续情况则可以反映外商投资质量、风

险承受能力及区域营商环境的稳定性，作为衡量外资经营质量

的重要指标，存续企业规模从 2010 年约 1500 家增长至 2023

年约 3000家，虽少于累积企业数量，但存续企业数量保持在

相对较高水平，反映出逐年增加的存续量说明外资企业整体经

营状况良好，企业退出率较低。

从行业类型上看，按照天眼查导出数据中的“所属行业门

类”以确定行业类型，同时参照国家统计局设管司最新的三次

产业划分标准，对 2010—2023年间云南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进行产业划分。在研究范围 2010—2023年内，从企业数量构

成看，第三产业数量均高于第一、第二产业数量，且增长最为

迅速，是外资聚集的主阵地；第二产业次之，构成了重要的实

体投资基础；第一产业数量最少，且增长最缓，属于高原农业

特色投资领域。从产业占比来看，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第

三产业占比明显高于第一、二产业占比，且占比呈现上升趋势，

主导地位日益强化；第二产业占比则出现较为显著的下降趋

势，反映出外资流入的重点正在向服务业快速倾斜；第一产业

占比则保持基本稳定。三次产业数量与占比均呈现出“三二一”

结构”，高度聚焦第三产业，属于技术与服务驱动型模式，外

商投资的企业类型逐渐往轻资产、高附加值的发展方向。值得

注意的是，与全国外商投资普遍向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不同，云

南省第三产业外商投资更多集中于通道型、市场型与消费导向

型服务业，体现出其外资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区位依附性和边

疆开放指向性。具体来看：

2.2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演变

2010年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在16个州市都有分布,但以昆

明为主形成“单核投资区”，曲靖、楚雄、大理和丽江范围外

商投资企业最多，其他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少。形成“以

省会为中心，辐射周边州市”的投资格局（图 1a）。

2016年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数量较2010年明显增多,且在

西双版纳州增多最为明显，省会昆明仍然为投资中心，西双版

纳州与昆明成为“双核投资区”；楚雄州与大理州投资企业数

量增多也较为明显，但与版纳相比不突出；迪庆州、昭通市、

文山州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长最为缓慢，除此之外，其他 9个

州市投资企业数量增长则较为稳定。形成以“以省会为中心，

边境崛起”的投资格局（图 1b）。

2023年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多最为明显,除迪庆州

和怒江州外，在其他 13个州市投资企业数量都有明显的增长。

在德宏州的投资企业数量赶超昆明周边的大理州和楚雄州，与

昆明、西双版纳州成为“三角投资区”；在红河州与曲靖市的

投资也有明显的增多，两个州市与大理州、楚雄市形成第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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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投资高值区。形成“以省会为中心，辐射周边州市，边境崛

起”的投资格局（图 1c）。

在未来，现有格局可能进一步演化，随着中缅印度洋新通

道建设的推进，临沧等地的区位价值可能提升；而随着昆明都

市圈的强化，玉溪等地的配套吸引力可能增强。

3 影响云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

3.1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规模是衡量区域市场容量与劳动力供给潜力的重要

指标[1]。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共同构成了云南市场吸引力

的基本面。截至 2024年末，云南拥有 4655万常住人口，在西

南地区构成一个不容忽视的消费市场雏形，这为市场寻求型外

商直接投资提供了最基础的逻辑。一个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

潜在的需求总量，尤其对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产业而言，具

有天然的吸引力。

然而，单纯的人口数量只是一个静态指标，其经济价值必

须由动态的“经济发展水平”来激活和定义，本文采用人均生

产总值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3]，云南的人均 GDP 长期处于全

国省份排名的后位，这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较低的人均

GDP 直接反映了本地居民购买力和消费层级的局限，可能抑

制对高品质、高价格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阻碍高端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另一方面，它也标志着云

南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期阶段，存在巨大的追赶势能和

结构升级空间。对于眼光长远的外资而言，这预示着未来市场

增长的巨大潜力。特别是当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云南自身

的产业政策开始显效时，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提升将逐步释放

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3.2工资水平与城镇化进程

工资水平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最直接的成本因素，用人均

工资水平作为城市工资水平的衡量标准。相较于长三角、珠三

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云南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

势，这为承接国内东部产业转移和国际上对成本敏感的外资提

供了基础条件。

城镇化不仅是人口的空间聚集，更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产业链配套和人力资本的系统性升级过程。云南的城镇化率虽

持续提升，但仍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其城镇化仍

处在蕴含机遇与挑战。从挑战看，城镇化滞后可能导致城市综

合承载能力不足、产业链集群化程度不高、专业人才储备有限，

从而抵消低工资优势，增加企业的隐性运营成本。从机遇看，

积极的城镇化推进，特别是围绕昆明、曲靖、玉溪等中心城市

以及瑞丽、磨憨等重点口岸的城镇建设，能显著改善交通物流、

信息通信和能源保障水平。更完善的产业园区、更集中的供应

商网络和更便捷的生活服务，能极大提升外资企业的整体运营

效率。

3.3对外开放程度的战略角色

在影响云南外商直接投资的诸多因素中，对外开放程度扮

演着最核心角色。它不仅是衡量经济国际化的指标，更是云南

突破地理和市场局限、重塑区位价值的关键政策工具。云南的

对外开放具有鲜明的跨境特征。从政策维度看，云南享有西部

大开发、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红河、德宏三

片区）等多重叠加的政策红利。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深

入推进，将云南从国家的西南末梢推向了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

的前沿。中老铁路的通车运营，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探索，以

及中越、中老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极大地压缩了云南与东

盟国家的时空距离和经济距离。这种开放格局直接吸引了大量

以东南亚为目标市场或资源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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